
 

 

 

 

 

 

 

 

 

“表演性书写”：媒介情境论视域下自媒体书法博主的身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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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书法艺术的传播方式和受众接受模式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部分自媒体书法博主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将书法艺术的创作过程转化

为一种表演性书写，这种表演的承担者正是身体。梅洛维茨的媒介情境论强调了媒介技

术如何改变社会情境，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和互动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网络书

法博主表演性书写现象的有力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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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Performative Writing”: The Body Communication of Self-media Calligraphy Blogg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um Situation Theory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the dissemination methods and audience 

reception patterns of calligraphy art have undergone fundamental changes. Some self-media 

calligraphy bloggers have transformed the creative process of calligraphy art into a performative 

writing through live streaming, short videos and other forms. The performer of this kind of 

performance is precisely the body. The medium situation theory of Meyrowitz emphasizes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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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um technology changes social situations and thereby influences people's behaviors and 

interaction patterns, providing us with a powerfu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phenomenon 

of performative writing by online calligraphy blog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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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媒体迅速发展的当下，许多书法博主将中国传统书法搬到了大众传播媒介之中。主流媒体

平台上（以当前国内用户最多的短视频软件“抖音”为例），一些动作夸张、形式新颖奇特的书法

视频在网络上获得了大量观众的点赞，此类书书写视频已然成为当下短视频平台中的热门。这一变

化将书法传播扩大至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极大地促进了书法的传播；同时，视频内容的质量良莠

不齐，产生了许多背离书法审美和文化的劣质内容，对书法传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那么，当

今网络书法传播究竟呈现为何种形态？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本质及生成逻辑是什么？我们从中又能

进行哪些审美文化反思？要想回应这些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入乎其内”，厘清当今网络短视

频中的书法现象，从追溯其滥觞到总结当下的层出百态；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出乎其外”，通过

借助传播与媒介理论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考察，并进一步反思其得以形成的时代逻辑和文化意义。 

 

一、网络自媒体书写的现象及问题：“创新”还是“表演”？ 

显然，在当下网络上的书法视频中，书法博主另辟蹊径、造型各异的书写方式更易于吸引观

众。与传统书写相比，夸张、戏谑、逞妍斗技的书写形式传播速度更快、范围也更广。事实上，这

种将书法在互联网公众视野中进行任意“打扮”的风气始于曾翔一代艺术家。在 2018年，书法家曾

翔的一条现场书法创作视频被上传到网络。在视频中可以看到，曾翔提桶泼墨、蹂躏笔毫，伴随着

“嘿！”“呀！”“啊！”吼声的“吼书”出现在大众视野；一系列颠覆安静沉稳书写者形象的书

写行为迅速引发关注，成为当年网络艺术的热点话题。更早地，在 2010 年左右，曾翔就开始了“吼

书”的探索，试图将传统草书和行为艺术相结合，创造出一种超越二战后日本“少字数”书法之局

限，并具有“当代意识”、“空间自觉”和“书写性”的大字书法。在创作实践过程中，曾翔认

为： 

 

“在创作之前，肯定会有一些预先的草稿，做好各种设计等等，但是，在创作的时候，就由不

得你想那么多了，更别想多完美了。甚至创作的时候，眼睛都不再看笔是怎么走的，也不管它走到

什么位置，那时候就完全是用心在写一个字，成竹在胸。甚至在创作的时候，根本就不再计较它是

否完整，书写过程中的这个状态，我认为比作品本身还要重要。”（曾翔，2016，p.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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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述解释了其在书写时动作怪异的缘由。而针对吼书之所以要吼，他则认为， 

 

“吼出声音，就是一种状态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又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我对书法的认知。书

写，作为一种行为，忘掉自我，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吼声使我不再顾及外界的干扰，使我更加地

专注。艺术家创作的时候，事实上是一种排他性，完全的自我，从身体到内心深处，声音的宣泄有

助于此。”（曾翔，2016，p.178）
 

 

可以看到，曾翔作为一名专业的书法艺术家，从理论层面对“吼书”进行过思考，甚至还将吼书追

溯到唐代草书大家张旭、怀素等人书写时的状态。然而，曾翔的吼不是蓄力或释放情感，而是呈现

为一种癫狂的状态，诸如“啊哈哈啊哈哈啊……”等奇怪声音几乎伴随其整个书写过程，甚至在看

别人书写时他也会发出吼声为之助力。这种吼声显然不是劳动号子，全然不符合正常书写的生理需

求，更谈不上什么创新。 

与吼书类似的，还有邵岩的“射墨”、张强的“盲书”、王冬龄的“乱书”等，这些奇特怪异

的书法创作现象之积极意义，在于让艺术界重新反思当代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究竟该如

何进行。正如有学者所说，“曾翔和邵岩的艺术探索在相对保守的书法圈是著名的‘另类’，当大

多数书家都沉醉于古典书风时，确实也需要有人做一些新方向的探索，哪怕是‘胡闹’也比一潭死

水要好，这是‘吼书’‘射墨’的重要价值。”（刘德龙，2018，p.108）但是，恰逢短视频时代的

到来，这类视频在网络上迅速流传，引发了众多网民的戏仿。这样一来，需要长期积累功底的书法

艺术变成了毫无门槛的娱乐行为，传统书写能力不足的观众会感到压力骤然释放，面对难写难懂的

书法也不再畏怯，而直接将其变为轻松有趣的戏仿、再创造。在这类传播出现大量成功案例之后，

甚至有具备一定功底的书写者也开始加入其中，放弃正常书写，转身成为“不会写”、但又沉迷其

中的“书痴”的形象。 

可以说，曾翔等人的书法创作视频被上传到网络之后，如同投向水面的石块，在自媒体爆炸的

大众传播时代产生了巨大波浪。从上世纪末就逐渐开始的书法创新尝试，到如今成为令人唏嘘不已

的行为艺术，所谓“创新”本质上也只不过是一场“表演”活动。此类书法视频大多偏离了一般书

法审美趣味，为迎合观众的喜好，在书写工具的选择、场景的布置、行为的呈现方面都具有较强的

表演特质。这些带有表演性的自媒体书法博主自觉发布书写短视频、直播的目的或是知识科普或是

技能分享、搞笑娱乐，都吸引了不少观众。总的来说，曾翔等人失败的书法“创新”行为引起了不

小的文化风波：一方面，这种书写现象在网络上传播，将书法表演化、娱乐化，使网络书法不断偏

离传统的审美文化本质；另一方面，吸引到的观众数量较多，长此以往将歪曲大众对书法的认识，

不利于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对此现象，我们需要借助相关理论进一步做更深层次的剖析和把

握，并展开对当下书法艺术的审美和文化反思。 

 

二、“表演性书写”中的身体传播本质 

表演性书法视频之所以能够在当下自媒体平台上传播、流行，身体的出场是其根本性原因。关

于身体的媒介意义，有学者指出，“在社会及个人层面，身体既是自我认同的起点，也是权利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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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又是社会、文化、经济资本，身体被视为一种语言符号。”（余艳青，2017，p.32）然

而，“人类有声语言、文字及各种大众媒介的泛滥在很长时期内遮蔽了身体的媒介属性，直到视觉

媒介盛行才使身体得以凸显，身体成为技术开发的新领域。”（余艳青，2017，p.32）当代网络以

大众审美为主导，排斥深刻的内容，追求直观可感的视觉画面。在书法审美领域，书写视频的出现

满足了大众对书写过程的直观认识欲求，而不同于以往长时间注视艺术作品，在脑海中想象其书写

时的肢体动作以及笔墨与纸张接触时的瞬间变化的书法艺术欣赏模式。这不仅弥补了以往书法艺术

欣赏中只单独呈现作品而书写过程缺席的遗憾，更以身临其境的体验感给观众带来更加完整的艺术

体验。书写视频之所以能带来如此真切的体验效果，正是身体发挥了其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此

外，我们还要进一步认识到的是，这里的身体包含了两个维度：一是传播中的身体，二是书法中的

身体。从这两个纬度出发，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身体是如何在自媒体书法传播中发挥作用的。 

首先，传播中的身体被视为可靠的语言符号，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信息传播的效用。在中国古

代，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认为身体姿态稳重是威严与可信度的来源；孟子也说：“动容

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在儒家看来，符合礼仪的身体举止是君子之言语得以取信于他人的基

本保证。道家甚至认为身体可以取代语言的信息传播功能——在老子看来，以自身的状态影响他人

的“不言之教”胜过言语，是最佳的思想传播方式。同样，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强调对话中身体

一定要在场，否则没法确定交流是否有效。”（刘海龙，2018，p.37）可见，身体在早时期的传播

中扮演者重要角色。但是，身体在语言文字的扩张下被逐渐隐蔽起来。在西方传统中，“圣经福音

书里的撒播观正好相反，不区分身体与幽灵。阅读文字时，我们还是用面对面对话的方式来想象交

流，通过阅读我们复活作者的幽灵，跟幽灵对话。”（刘海龙，2018，p.37）尽管面对面的交流具

有较强的有效性，但以文字符号为沟通媒介，跨越时空、见字如晤的灵魂沟通也让人们饶有兴趣。

然而，“文字语言、符号传播既是对身体的解放，也是对身体的放逐。符号化降低了传播的社会成

本，但增加了个体成本——获得理解和使用符号的能力需要个体的时间和财力投入。”（赵建国，

2015，p.58）哪怕拥有现代便捷的语音电话、聊天软件，人们仍然不满足于仅仅听到对方的声音或

查收对方发来的短信，还希望看到对方的身体。不仅如此，当人们不能确定交流中的对方是不是本

人时，便更加迫切地希望对方的身体能呈现在眼前，以确保交流的真实有效。至此，我们似乎又回

到了早期身体在场的交流模式中，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聊天软件顺势开发出了视频聊天功能。身

体在传播中的作用长期以来被掩盖，自电视传播时代以来，身体的重要性变得十分突出。在当下全

民网络时代中，网络媒介日新月异，社会变迁加速，身体的出场又带来了诸多变量与可能。 

其次，在书法中，身体的主要任务从参与笔势建构转变为承担书写活动的主体。书法本身就是

一门身体与生命和谐一体的审美艺术，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古代的书家要想使‘字’也表

现生命，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就须用他所具有的方法和工具在字里表现出一个生命体的骨、筋、

肉、血的感觉来。”（宗白华，1962，p.64）可以说，中国书法就是一种融入身体、注入生命的艺

术，有学者指出：“中国书法中包含着深刻的身体意蕴。在书法创作的审美体验中，古人以考究的

运笔方式使字呈现其‘笔势’，‘笔势’也意味着身体意义上的‘势’，表现了一种书法的‘上手

状态’。”（焦红乐，2019，p.165）但是，随着社会交往环境的变化，书法也逐渐从书斋发展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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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以至网络，书法交流在不断地向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展开，书写状态下的身体与心灵也随之发生

了改变。传统书法实践的核心场域是私密、静思的书斋。在此情境中，书写者专注于笔墨与内心的

交流，其身体动作服务于笔墨的精准表达与气韵的贯通，本身并非被展示的重点，带有强烈的内省

性。书斋书写更注重自然随性，书写者多以日常坐姿、舒适节奏进行书写，追求笔墨与心性的自然

融合（如文人的案头小楷、信札书写）。到了展厅交流空间中，更强调书法作品的视觉冲击力，书

写者需适应大幅作品创作，身体活动范围扩大（如站立悬腕、运笔幅度增加等），对臂力、腕力的

控制要求也更高。书斋书写是私密的自我对话，更关注内心表达；展厅则是公开的“作品竞争”，

书写者需考虑观众审美、展览氛围，容易产生评判焦虑，心灵从“向内求”转向“向外显”。陈振

濂认为，展厅文化这一经由日本从法国和德国引入中国的舶来品“先把书法定位为‘视觉艺术’，

再将之推导向一个‘展厅文化’的定性，其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一个‘展’字决定了书法

创作必然是一种有目的的、有意为之的行为方式。”（陈振濂，2012，p.14）从身心和谐到“有意

为之的行为方式”，书者的创作心态发生了变化，媒介环境的改变是引起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因

素。所幸，周小兵教授指出： 

 

“这种创作态度并没在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书法的欣赏准则。‘书如其人’的欣赏准则在‘展厅

书法’中亦没有动摇。相反在越来越多样化的‘展品’中我们更加专注的是作品的‘气象’与‘格

调’始终强调气象要‘生动’格调要‘高稚’。”（周小兵，2011，p.32） 

 

虽然是“有意为之”，但书写者对书法中所应蕴含的审美气象仍不曾缺乏。此外，调动更多肢体参

与书写恰好是书法与身体的密切关联之体现。书法之取象、笔法、结构等与人的身体有着诸多联

系，“身体视角为书法审视自身本质和结构提供了参照，身体美感影响了书法审美的范畴、标准和

原理，身体意识则论证了书法通变的必要性。身体观念对于艺术的渗透和干预，是中国传统书法美

学的重要特征。”（王学强，2019，p.167）可见，在展厅文化中，书法的传播环境变成更开放的公

共场所，而书者因传播环境的变化对自己身体的调度也在提高。但无论是在书斋文化还是展厅文化

中，身体在书法艺术中都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只不过在展厅文化时代，身体（动作）更多地体现

在书写活动中，服务于大幅书法作品的创作，皆在书法本义之中。 

尽管在展厅文化之中，身体越来越多地参与了书写过程，但身体在书写中还未正式出场。彭富

春教授认为，身体的美学意义是在现代思想中被发现的，更多地由体育、时装表演、按摩、美容、

人体摄影等显示出来。这是由于现代社会里人与世界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人们不仅注重物而且也注

重人；不仅强调精神而且也强调身体。基于这样的思想潮流，身体及其美学意义在书法中得以正式

出场。姜文在《身体：当代书法美学的一个新议题》中梳理了当代书法中身体的出场背景，认为书

法美学经历了从美的本质到审美活动的转向，“一旦将目光从书法美的本质转向了书法的审美活

动，我们就会发现身体在样的活动中展开了自身。可以说身体在任何艺术中都是审美活动最基础的

承担者。”（姜文，2019, p.10）也就是说，在当今的自媒体时代，书法博主的身体不仅要服务于书

写，还要兼顾观众的情绪，力求身体参与其中的书法审美活动能吸引更多观众为之驻足。于是可以

说，此时身体的出场就不仅仅是打破“幽灵对话”、取信于观众，还发挥了身体在场的其他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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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自现代展厅文化以来，书法被推向了更为开放的凝视化空间，在此空间中，书写的

“过程”逐渐与“结果”（作品）一同被纳入观者的视野，书写者的身体姿态、动作节奏逐渐成为

作品呈现的一部分。网络媒介的即时性、互动性与视觉优先特性，使得书写行为的“过程”被前所

未有地放大和凸显。书写者不再仅作为作品的创造者而存在，其身体本身——包括动作的幅度、力

度、节奏乃至表情——都成为了被观看、被传播、被消费的核心内容。这一转向，标志着书法传播

从传统的以“作品”为中心，向网络时代以“书写行为中的身体”为中心的深刻变迁。身体在书写

过程中的出场使得观众对书法的感受更真切直观，而当今网络的各种书法行为艺术不仅是身体的出

场，更是媒介机制对身体行为的控制。那么，媒介技术又是怎样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呢？ 

 

三、媒介情境对身体表演的重构 

20 世纪 80 年代，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继承和发展了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

因尼斯(Harold Inns)的媒介观以及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情境论，形成了媒介情境论，对电子

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长期以来被视为传播渠道的媒介，在麦克卢汉和英

尼斯的传播思想基础上，得以回归媒介本身，被重新视为一种环境，并将其发展变革可能对人类社

会产生的影响纳入研究范围，由此发展出了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这门学科。麦克卢汉强调

媒介的形式比内容更有研究价值，因而提出了著名的“媒介即讯息”理论。他还提出了“媒介地球

村”的概念，认为电子媒介消解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人们可以打破时空进行信息交流；政治人物

与普通公民、成人与儿童、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曾经那些大人不愿在儿童面前谈及的

暴力、性、金钱等信息通过电视被轻松获取，人们发现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因尼斯认为，对传播媒介的控制是实施社会和政治控制的手段，而新的媒介可以打破旧的垄断，不

同的媒介在控制效用上又有着不同的潜力。然而，梅洛维茨认为他们的观点只说出了结论，却“缺

乏清楚而有逻辑性的论证和论据”。（约书亚·梅罗维茨，2002，p.18）在媒介观上，梅洛维茨指

出，电子媒介不仅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感知，还在微观层面推动了社会行为的变迁。他将媒介视为

一种文化环境，并认为“我们适应社会生活的方法之一是学习我们文化中的场景定义。”（约书

亚·梅罗维茨，2002，p.22）这就意味着一旦加入到某一媒介之中，人的行为就需要服从该媒介的

文化要求，而这种服从常常是自觉的和无意识的。在当今的网络自媒体中，以“喜剧狂欢”为文化

氛围，各类短视频通过制造尴尬、反差来吸引眼球，严肃、崇高在娱乐化中被消解，而这场“喜剧

狂欢”的承担者正是身体。尽管许多自媒体平台最初的宗旨是打造“记录美好生活”的公众平台，

强调对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观众也自觉地反对团队运作、刻意摆拍，但随着自媒体平台流量变现、

带货等趋势的发展，一些刻意的表演也成为常态。正如有学者所说，“自媒体短视频中不计其数的

戏仿作品，往往因为奇特的造型、夸张的动作以及非常到位的表情，成为可以媲美原作甚至超越原

作的佳品。”（陈元贵，2019，p.99）在书法领域，一些相貌姣好的博主常常在特意营造的画风惊

艳的环境中潇洒自如的书写，再配上动感抒情的音乐，尽管其书法流于俗路，反而能获得不少观众

的喜爱；也有书法功底较好，但为了流量效果更好，戏仿曾翔一派，故意扮丑，任意涂抹。 

关于情境与角色的关系，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出了著名的“拟剧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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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会生活比作有“前台”和“后台”之分的舞台。人们的行为也被分为与身份、他人期待相符且

具有表演性质的“前区”，以及较为隐秘和放松的“后区”。戈夫曼所说的情境是相对不变的地点、

场所，梅洛维茨则以动态视角思考情境的变化，提出了处于中间状态“中区”以及更深层的“前前

区”和“深后区”理论。梅洛维茨认为戈夫曼的场景主义研究大部分是集中描述某一文化背景中，

在特定的时间与特定的场景下发生的特殊行为，但是，当一位顾客走进厨房后，于服务员而言本来

放松的后区又立马会变成端庄的前区。因此他指出：“对人们交往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物质场

地本身，而是信息流动的模式。”（约书亚·梅罗维茨，2002，p.33）总的来说，梅洛维茨认为过

往的研究忽略了媒介与行为之间的动态关联，并提出一种可能的关系：“电子媒介一旦被广泛应用，

它可能会创造出新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重新塑造行为的方式可能会超越所传送的具体内容。”

（约书亚·梅罗维茨，2002，p.12）梅洛维茨将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模式大致梳理为：新媒

介—新情境—新行为。也就是说，媒介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后者的变化又必然引起

人类行为的变化。梅洛维茨进一步指出，“电子媒介创造了新的社会场景类型，它超越了物质上定

义的社会场合，并有着自己的规则和角色预期。”（约书亚·梅罗维茨，2002，p.23）书法中的身

体从参与创作作品、表现生命气象到成为审美对象的承担者，成为快餐文化中的消费品。在娱乐与

消费主导的自媒体中放弃底蕴，追求喜剧效果、贩卖情绪、兜售商品，艺术的创作与审美无功利本

质被打破，传统艺术也成为当下娱乐与消费的工具。 

在传统书法创作中，书写者的身体是情感的载体，通过笔墨传达内心的宁静与力量。然而，在

电子媒介构建的新情境下，书法逐渐脱离了原有的文化语境成为表演，身体则是被消费的符号。书

写者的部分动作被剪辑、放大，甚至刻意夸张，以迎合观众的娱乐需求。于是，媒介情境完成了对

身体表演的重构，这种重构不仅改变了书法传播的方式，更深刻影响了书写者对身体和艺术的认知。 

 

四、“表演性书写”的价值与边界及身体反思 

当今的网络书法视频中，有精心打造温馨的书写氛围，也有在山野田间自由地书写等等，总是

力图为观众营造一种特殊的“感觉”。不同于书斋式的独自静悟，这种表现形式使身体能够直观地

与书法所蕴含的气象结合，也能更容易地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正如刘德龙所说：“大众对创作过

程的‘体验’远超艺术本身，而这个转换又绕开了艺术专业性的束缚，即使对艺术不甚了解的大众

也都能找到参与讨论的切入点，这是视频能够得到广泛传播的前提。”（刘德龙，2018，p.108）不

得不说，身体以短视频、直播的形式参与到艺术之中，让当代网络媒介使人类打破“幽灵对话”，

现场感更强、体验性更高，艺术的接受范围也明显 得到了提高。从“看不懂”的艺术到直夸“老祖

宗厉害”，体现出了传统文化借助网络媒介实现“破圈”传播的希望。但是，在网络媒介的特殊情

境中，书法的身体传播容易随大众的喜好而背离绳墨，沦为单一的身体表演。有学者也认为：“融

合着现代人思考的‘现代书法’亦昂扬登坛。其间也出现了个别尝试、创构丑书的书者，完全以标

新立异、追求个性甚至惊世骇俗为起步、为目标。”（朱文晶，2012，p.277）任何一门艺术都以具

有审美价值为基本准则，即使是审丑，也有包含对生命、生活的表达，最终也是服务于人的审美需

求。一味地追求情感完满表达的涂鸦、嘶吼、纵欲，或是认为丑即是美的行为违背了审美原则。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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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客体必然是在自然美、社会美与艺术美三大范畴内，审丑作为对审美的补充，蕴含着对生命、生

活的哲学思考，但许多单纯的丑却不具有这层审丑意义。曾翔等人以及后来出现的许多戏仿者的书

写形式、内容越来越偏离书法的本质，表演性极强，将艺术丑化，对于观众而言既是肤浅的迎合也

是误导。 

毋庸置疑，当下文化传播中的身体已然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尤其是正值消费主义旺盛的

时期，“视觉文化与身体文化成为现代消费文化的两翼。”（陶东风，2010，p.27）在大众文化中

的艺术领域，身体的出场也成为常态，甚至默认身体必须出场，否则就很难获得有效传播。既然如

此，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这场不可避免的“身体启蒙”？古希腊希波克拉特曾说：“艺术长存，而

我们的生命短暂。”中国书法艺术历史悠长，经历了多少文人书家的上下求索，也有不少有大胆的

创新，但最终得以留存并成为文化瑰宝的创造也相对有限。换句话说，即使身体已然成为诸如书法

等艺术中的一个新的议题，但是每个时代的任何艺术创新的价值思考最终都要回到最本质的问题上

来，也就是要回到艺术本体论的意义和价值的评判上来。从理论较为明晰的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发展

角度来看，其经历了自然实体本体论、神性本体论、唯理性本体论、唯意志本体论、唯本能本体

论，人的感性生命和生存意义被逐渐放置到哲学的中心；艺术也从摹仿自然、“理式”、“太一”

的摹仿论，发展到表达“我思”、“力比多”的表现论，再到解构本质的形式论，最后到追问意义

的价值论。王岳川教授认为，“艺术从摹仿外部世界的艺术，走向了本体论的诗（艺术），诗不再

是去意指实在的绝对本体，而是生存本体自身的诗化，是感性存在自身的诗意的显现。”（王岳

川，1989，p.108）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对自然的摹仿与感性的诗意表达在书法中一直都有存在着。

中国书法源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象形文字，在真正成为一门艺术后也没有抛弃对自然摹仿

的回归，“屋漏痕”“锥画沙”“蚕头燕尾”等等皆是如此。同时，个人的情感在书法中也不可或

缺：孙过庭书谱里说：“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

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

笑，言哀已叹。”当代，中西方哲学思想对艺术活动价值论的追问成为了共同的艺术本体论。王岳

川教授指出： 

 

“艺术活动价值论作为‘新本体论’，标志着文艺本体追求已经不再仅仅将艺术单纯看成对现

实的反映、再现，也不把艺术完全看成与外部世界无涉的人的内在心灵表现，同时，也不以艺术作

品的本体（形式论）或文化批判本体为唯一本体存在，而是将表现再现统一在艺术审美体验之中，

物化为作品存在（新形式本体），同时，使艺术在对现实的批判中唤醒人的灵魂。”（王岳川，

2005，p.38） 

 

对艺术体验的强调成了当代艺术关注的重点，这是当下的一种发展趋势，而对于表演性书写这样的

体验形式，我们仍要保持警惕。书法之法，强调的是用笔、章法，“凡书，笔画要坚而浑，体势要

奇而稳，章法要变而贯。”（刘熙载，1978，p.166）创作过程中身体的展现能提升观众对书法抽象

内涵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提升观众的体验感，从而更好地发挥书法艺术的美育功能；同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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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直强调“书为心画”——书法作品是心灵经由身体与笔墨呈现出来的艺术，身体的表现只是作

品创作的一部分，可以作为理解作品的因素，但不能超越书法本身而成为审美对象。由此，我们要

将行为艺术与合理的书法展示区分开，避免卷入网络潮流之中而使艺术丧失其本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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